
近年来，学术界对“红色资源”的概念表述不
一。 而且现有的概念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
和片面性。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我
们的研究观点，以便求教于同仁，引起学术界广泛
讨论，为构建我国的红色资源学科体系，更好的开
发和利用红色资源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

一、准确界定“红色资源”概念的
重要性

对“红色资源”概念如何界定，将直接影响着
人们对“红色资源”的认识。 界定不一样，对“红色
资源”的理解也就会不一样。对“红色资源”的理解
不一样，人们对“红色资源”的认识也就会不一样。
进而， 影响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建设和红色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

1．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构建红色资
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
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认真研

究红色资源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深入了
解红色资源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发展、国民素

质的作用与意义， 准确把握红色资源对于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与功能。 而要构建红色资
源学科体系，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就成了最
基础的任务。 概念是指对一个事物本质属性的一
般性概括， 对概念的准确界定是开展学科理论研
究坚实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对“红色资源”概念的
界定比作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根”的话，“红色资
源”概念的界定，关系到红色资源本质、功能等“枝
叶”的成长，最终决定着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这个
“果”。如果这个“根”没有培育好，它的“枝叶”也就
不可能枝繁叶茂，它的“果”也就不可能硕果累累。
由此可见，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开展红
色资源研究的逻辑出发点， 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
体系的内在要求。

2．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促进红色资
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
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开展红色资源研究的

最终归宿。 而对“红色资源”概念的准确界定则是
做好开发利用的前提，只有准确地界定红色资源，
才能在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上科学的把握， 防止在

“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

朱小理，胡 松，杨宇光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 准确界定 “红色资源” 的概念， 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 也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

利用的客观需要。 纵观学术界现有对 “红色资源” 概念界定的理论成果， 主要存在对 “红色资源” 的内涵主

体认识不统一， 对 “红色资源” 的时间外延有争议， 对 “红色资源” 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以及没有突出 “转

化” 在 “红色资源” 概念界定中应有的地位等问题。 通过分析， 可以对 “红色资源” 的概念作这样的界定：

“红色资源” 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 可以为我们

今天开发利用， 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

关键词： “红色资源”；概念；界定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 ／ j．issn．1674－8107．2010．05．003

收稿日期：2010－05－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方式及路径探讨研究”（项目编号：09BDJ018）。
作者简介：1．朱小理（1967－），男，江西瑞金人，教授，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建设研究。

2．胡 松（1946－），男，江西南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红色资源的利用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3．杨宇光（1984－），男，安徽安庆人，南昌大学科技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红色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

文章编号：1674－8107（2010）05－0016－05

第 31卷第 5期
2010年 9月

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1 No． 5
Sep． 2010



第 5期

开发中出现错误趋向。 譬如把并不属于红色资源
范畴的内容硬是纳入到红色资源当中来， 鱼龙混
杂，导致出现不好的教育效果。如在中国红歌会的
官方论坛上， 笔者就发现很多网友对中国红歌会
上少数将流行歌曲也拿到红歌会上来演唱的现象

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观众之所以爱看红歌会，
主要在于红歌所传承的红色精神、 弘扬的那种鲜
明的革命传统与道德规范， 能够带给人灵魂的洗
礼，如果将诸如“快乐老家”、“水浒插曲”等流行歌
曲也拿到红歌会的舞台上来， 只会降低红歌会的
思想性，长此以往，红歌会就只能沦为一般的娱乐
节目。这种现象的出现，客观要求学术界对“红歌”
等为代表的这一红色资源要有一个统一、 清晰的
界定，这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

二、目前学术界对“红色资源”概
念界定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就什么是“红色资源”，以及
“红色资源”的定位与科学内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探索。 学者们各抒己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
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但对“红色
资源”的定位与科学内涵则表述不一。归纳起来目
前主要有以下三种：

1．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较早提出“红色资源”概念的谭冬发、吴小斌就认
为：“红色资源”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红色
资源是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
狭义的红色资源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

广大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历史痕迹和精神魂宝。 ［1］

徐艳萍也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红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文化资源和
人物资源四方面内容。 狭义的红色资源主要是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

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
遗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
革命精神的载体等。 ”［2］

2．认为“红色资源”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
的只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比较多， 但这种观点与

第一种观点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只是表述不同而
已。代表观点有：耿琪认为，“‘红色资源’是指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

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 ”在她看来，
红色资源没有什么广义和狭义之分， 有的只是物
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她认为“物质的红色资源指的
是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
墓、旅游路线、文学作品等；精神的红色资源是指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逐步形成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
敢、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形成的民族精神。 ”［3］李实也认为，从外在表现
上看，“红色资源” 在精神价值层面突出表现为长
征精神、雷锋精神以及“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等；
在物质载体层面上， 集中反映在蕴含这些精神的
英雄人物事迹、 历史文献、 文学艺术作品和纪念
地、纪念物等。 ［4］

3．认为“红色资源”既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也不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而是以中国革命
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内涵。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少，这种观点与第一、

二两种观点的区别就在于：它进一步扩展了“红色
资源”的内涵，将其内涵扩延至革命道路、革命文
化、革命精神等。代表人物有李康平，他认为“红色
资源以中国革命道路、 革命文化、 革命精神为内
涵。 ”［5］

三、对“红色资源”概念现有界定
存在的问题剖析

学术界目前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达成了小范围的一致， 这就是
“红色资源”的创造主体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但现有的概念界定依然存在着
进一步深化探讨的空间，具体而言，现有的概念界
定仍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对“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认识不统一。
关于“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是什么？ 目前学

术界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 的内涵主体是

“精神”， 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
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 持这种观
点的学者有：郭晓平认为，“红色资源”的主体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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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特指以物质载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内
涵。 ［6］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切有着共产主义色彩的
革命遗址与精神等都可以算做是红色资源的主

体。例如：徐艳萍认为，“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

绩所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存物
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
神的载体等。 ”［2］李实认为，“红色资源”是由精神
内核和物质载体构成的“红色文化”统一体，是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4］第三种观点

认为，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也都是

红色资源的主体。 例如：谭冬发、吴小斌认为，“红
色资源即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

神。 ”［1］王姣艳、李振东等人也认为，“红色资源可
以概括为教育主体利用古今中外一切反映历史进

步和民族发展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纪念物及其
承载的精神， 对教育客体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
主的思想政治教育。 ”［7］

2．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
关于“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主要存在的争

议是：“红色资源” 是否包括建国以后直到现在的
这段时间所形成的精神及其载体？ 主要有以下两
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 概念的时间仅

仅是指革命战争时期， 红色资源是革命战争时期
的产物，并不包括建国以后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
例如：李康平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 ［5］

谷玉芬也认为： 红色资源是指革命战争时期包括
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
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
神。 ［8］第二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的时间概念应
该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例
如： 耿琪认为，“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

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 ”［3］肖发生认为，红色
资源最本质的概念应为 “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 ，
……。 ”［9］

3．对“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分析，“红色资源” 是一个
偏正短语，它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修饰或限制
后一部分，后一部分才是整个短语的核心。从这个
角度看，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牢牢把握“资源”这
个核心才是合乎逻辑的。 “资源”的概念源于经济
学学科， 它是作为生产实践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
础提出来的，指的是原材料。经济学所述物质生产
中的资源是有形的物质，而“红色资源”既有有形
的物质，更多的则是无形的、精神形态的东西。 但
是，不管哪种形态，有两点不容置疑：即资源的利
用主体与资源的效用性， 缺少了这两个方面的任
何物质或者非物质都不能称其为资源， 其中尤以
效用性最为重要。 从目前的诸多红色资源的概念
来看，恰恰相反，对于红色资源的“红色”着力相当
之大，比如耿琪对红色资源的界定：红色资源是指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
建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质载体

的总称”［3］。从中我们很难发现“资源”这一核心词
的重要性。这种界定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但
是对“资源”这一核心词的漠视，往往会导致对红
色资源效用性的低估， 导致对其转化与开发环节
的轻视，甚至可能导致红色资源这一概念的泛化。

4．没有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中
的地位。
教育学认为越是离受教育者心理距离近的东

西越能够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 这是由人的天性
决定的。“红色资源”作为历史的遗存，不管是以哪
种形式存在，它本身并不会能动地发挥教育作用，
产生社会价值，创造经济效益。比如分布广泛的各
种革命遗迹， 只有在受教育对象去参观去感受的
时候， 它才能够通过其蕴含的光荣历史给予参观
者以教育。所以，怎样才能够彰显红色资源的这种
社会价值，是红色资源成其为“资源”必不可少的
一个要件。 而有效的“转化”则是实现红色资源社
会价值的主要途径，红色资源如果没有转化，只能
是一种静态的存在， 那么起到的实际效果将会大
打折扣。因为资源是以实用性作为评价标准的，所
以在“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中如果不突出转化的
地位，那么，红色资源的这种“资源”性就会大大削
弱。 而纵观现有的理论成果， 都没有注意到这一
点。 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界定当中的重要地
位， 使其以一种更易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形态表现
出来，使“红色资源”的概念更具有现实意义。

18



第 5期

四、对“红色资源”概念的重新界
定

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 我们比较赞同井冈山
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肖发生教授的界定： 红色资
源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
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 能够为我们今天所
开发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

体的总和。 ［9］这个界定突出了作为红色资源核心

词的“资源”的比重，但是仍然略显不足。 在这里，
我们根据“红色资源”概念的演进过程，并通过以
上的剖析，在借鉴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认
为“红色资源”的概念应界定为：“红色资源”是指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 可以为我们今天
开发利用， 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
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 这个概念明确
了以下观点：

1．从“红色资源”的创造主体来说，它肯定了
“红色资源”是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创造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毛泽东也
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 ”人民既是红色资源的接受者，更是红色资源
的积极传播者与创造者。 这一肯定不仅符合中国
革命斗争的历史，又富于民族和时代的精神。

2．从“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来说，它指出了
“红色资源”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
成的伟大精神及其物质载体。 其中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前提，是保证。事实也证明：“代表先进阶级
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
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具体来说，伟大精神主
要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以及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 物
质载体主要有：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
览馆、烈士公墓、旅游路线、文学作品等。 这就是
说， 只有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留下的
足迹及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精神才是 “红色资源”。
而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共产主义运动所

形成的革命精神与载体都可以称为 “红色资源”，
更不是所有的弘扬爱国主义的人文精神都可以称

为“红色资源”。
3．从“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来说，它明确了

“红色资源”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
造和形成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来界定，原因如下：
其一、从资源的形成规律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资源
都有一个积淀的过程，物质资源如此，精神文化资
源也是如此。 红色资源同样也是在继承已有的文
化、 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赋予鲜明的无产阶级色彩
加以创新而形成的，必然要有一定时间上的积累，
这样才符合红色资源所具有的历史性。其二、从人
们的认同过程角度来看， 人们对于一种资源是否
有价值、是否值得开发利用、是否能够对当前社会
发展现实产生积极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这
个过程同样是红色资源成其为资源所必不可少的

条件，只有经过一定的时间，这种资源的价值才能
得到检验，才能够被人们接受、认同，所以我们认
为， 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应该距今有一定的间隔
才是妥当的。 其三、从人们的认识现状来看，广大
人民群众对于红色资源的时间印象基本集中在革

命战争年代或者是说集中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带领人民革命、抗战、建国与执政这个时间段内，
人们参观旅游的革命遗址、 纪念场馆等也几乎全
是反映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的历史事实。 时间离
当代越近的优良精神与载体，人们心中的“红色资
源”感就越淡薄，或者说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我们
将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限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中国的时代，即从“新民主主
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应该说是代表着人民群众
的普遍看法。 其四，从人们的认识环境来看，围绕
着改革开放， 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与人们的
思想文化观念都有着极大的差别， 它实际上是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与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分界线， 在这个分界
线的两侧，人们的认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
改革开放作为红色资源时间外延的下限， 既照顾
到了广大群众对红色资源的一般性认识， 又符合
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还与人们的认识变动过
程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4．从“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来说，它强调了“资
源”的这一核心词的地位。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
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对红色资源的
界定往往注重对“红色”的阐释，而对“资源”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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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d Resources”
ZHU Xiao-li， HU Song， YANG Yu-guang

（College of Marxism，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Accurate definition of “red resources” is both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structing a Red
Resource studies system and objective needs fro promoting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resources． However,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attainments in defining “red resources” are problematic in four respects: (1)
no concord in the connotation of “ red resources” ； （ 2） controversies on the time duration for
inclusion of “red resources” ; (3) un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words under the term; and
（4） failure to foreground the roles of “material tran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fining． Consequently
“red resources” is hereby tentatively defined as “totality of revolutionary spirits, and their carriers,
which were created and developed by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s from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ill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hich are
utilizable at present days for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s that are materially translated．
Key words： red resources；concept；defini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

重视不够， 这就导致了红色资源在开发利用当中
过多的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经济性。另一方面是
因为红色资源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引领
社会思潮、提升国民素质的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
其作用正日益增强。但是现实表明，目前我们对红
色资源的利用依然没有遵循人文资源学的科学规

律， 似乎还没有认识到红色资源也同自然资源一
样稀缺，甚至更为稀缺。 所以，如果我们一味地强
调它的政治色彩，而忽视它的资源地位，只会使其
得不到合理的开发， 从而使它的价值不能得到深
入挖掘，最后只会在群众的视线中淡出。

5．从“转化”在红色资源中的核心作用来说，它
突出了“红色资源”要得到良好的利用，取得良好的
效果，就必须通过一定方式方法加以转化。 我们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下原因：首先是红色资源距离
现代的历史较远， 很多史实都已经被人们遗忘；其
次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红色遗址、纪念馆等等
在空间上都是分散的；再次是红色资源所包括的精

神、先进的人物形象等，由于历史上不正常的政治
运动的影响，多数充满着过于崇高的色彩，与当前
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等等。这些因素都决定
了红色资源要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价值，就必须通过
一定方式方法加以转化，使红色资源以一种贴近时
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形态展现出来，充分适应
广大受众的需要，这样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所
以，在“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当中，要突出转化的
地位，因为红色资源之所以成为有价值的“资源”，
具有实用性，是建立在转化的基础上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变

化发展当中，理论研究更是如此。 我们对“红色资
源” 概念的界定， 也是在吸收了前人成果的基础
上，通过多角度考量而得出的，因为认识世界总是
可知与不可知的统一，我们对“红色资源”的认识
也会受到某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以上我们
的界定只是代表目前的看法，在以后的研究当中，
它一定还会得到不断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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